
南北朝佛教唱导的底本

何剑平 周 欣

［摘要］本文通过对南北朝佛教唱导之底本、资料来源、文化背景等情况的考察，重新审视了中古佛教讲唱与文
学创作之间的关系。认为:一、南北朝时代的唱导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唱导前有备用唱导底本者，他们或遵用
别人写就之底本，或于唱导前自己编纂底本。一类是唱导前无唱导底本者，他们属于声、辩、才、博四能兼通者。
虽然他们事先不备底本，但是他们唱导时即兴发挥的文学语言被当时的听讲者传抄并形成另一底本，即所谓纪
录本。二、唱导文本所采用的资料来源多途，或取自中土经史，或抄自因缘、譬喻经及佛教类书，或录于历代碑
文。三、唱导文的生存环境既受到印度因缘譬喻文学的影响，也受到中土于齐梁之世盛行的抄经之风以及作家
碑赋文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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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导与中古文学的关系，长期以来受到学术

界密切关注①。和一般看法不同，我们认为，唱导

用于佛教斋会，其文本包括用于斋集仪式上的忏

文、唱导文等应用文疏和用于说法的讲经文两大

类。在唱导、讲经之前，唱导师大都通过诸种渠道

搜集或准备了相关主题的笔记资料作为草稿或纲

要底本。这些底本以抄录各种文献资料为特征，

与中土抄经之风联系紧密，是我们研究讲唱作品

重要的组成部分。本文拟以唱导底本为中心，为

这个问题的解决提供一些线索。

一、唱导师之底本

“底本”是唱导的文本准备，产生在讲唱之前。
那么南北朝的唱导底本情况如何呢? 今据所搜资

料，分三点探讨如下。
( 一) 有关唱导师不用底本之情况
据《高僧传》及《续高僧传》中的资料记载，有

些唱导师是没有底本形式的，例如:

1．《高僧传》卷十三《唱导·齐齐福寺释道儒

传》:“释道儒，姓石，渤海人，寓居广陵。……出家

之后，蔬食读诵，凡所之造，皆劝人改恶修善，远近

宗奉，遂成导师。言无预撰，发响成制。”
2．《高僧传》卷十三《唱导·齐瓦官寺释慧重

传》:“释慧重，……侨居金陵。……每率众斋会，

常自为唱导，如此累时，乃上闻于宋孝武。大明六

年勅为新安寺出家，于是专当唱说。……言不经

营，应 时 若 泻。凡 预 闻 者，皆 留 连 信 宿，增 其 恳

诣。”
3．《续高僧传》卷三十《杂科声德篇·陈扬都

光宅寺释慧明传》记释慧明“听采经论，傍寻书史。
捃掇大旨，不存文句”。

4．《续高僧传》卷三十《杂科声德篇·隋京师

定水寺释法称传》:“时有智云，亦善经呗。……每

执经对御，向振如雷。时惨哀啭，停驻飞走。……
又善席上谈吐惊奇，子史丘索，都皆谙晓。对时引

挽，如宿构焉。”
5．《续高僧传》卷三十《杂科声德篇·隋杭州

灵隐山天竺寺释真观传》记释真观“自尔在山常讲

《法华》，用为心要。……又特于经旨，明练深趣。
谈吐新奇，非寻纸墨。智思击扬，逈飞文外”。

6．《续高僧传》卷三十《杂科声德篇·隋西京

日严道场释善权传》: “( 善) 权与立身，分番礼导。
既绝文墨，惟存心计。”

以上六条材料中有三条明确关涉唱导师唱导

时有无底本的问题。例一中的释道儒“言无预撰，

发响成制”，说明其在唱导之前并无所谓底本，是



临时发挥而得以成制的。例二的释慧重“言不经

营，应时若泻”，亦属此类无唱导底本之人。而例

四、例五中的“对时引挽，如宿构焉”及“谈吐新

奇，非寻纸墨”者，亦均言其临时发挥并无预先写

就之底本存焉。
这种情况亦见于当时的佛经注疏中，如《续高

僧传》卷八《义解篇四·齐邺西宝山寺释道凭传》
记释道凭讲经之特点:

( 释道凭) 讲《地论》、《涅槃》、《花严》四分，皆
览卷便讲，目不寻文，章疏本无。手不举笔，而开
塞任情，吐纳清爽，洞会筌旨，有若证焉。……时
人以其口辩方于身子( 舍利弗) 也。

此明示: 当时讲经法师中亦有览卷便讲本无

章疏底本者，此乃得益于其深厚的学养积累及出

众的口辩才能。
值得注意的是，在以上列举的资料中所谓“言

不经营，应时若泻”，所谓“言无预撰，发响成制”，

所谓“既绝文墨，惟存心计”者，在表明其唱导之前

并不预先准备底本的同时，也暗含了当时唱导师

中有“言有经营”、“言有预撰”、“不绝文墨”者在，

也即有持唱导底本之唱导师在之情况。
( 二) 有关唱导师使用底本的情况
应该说，唱导师在唱导时使用底本，也是一种

常见的现象。首先是一些严谨而认真的唱导师，

他们广读佛教经论，义学修养很高，为了通俗教化

的目的，把“法海浩汗、浅识难寻”［1］( P． 426c) 的佛学

经书，重新进行通俗易懂的编排及分类，选择适合

唱导的内容，由此产生了所谓“故事抄略本”。《续

高僧传》卷三十《杂科声德篇·高齐邺下沙门释道

纪传》中记载，释道纪讲《成实论》三十年，希望能

达到知解教理与修行实践相资并举的教习目的，

然而门徒中却出现了“解而不行”的情况，

(释道纪) 乃退掩房户，广读经论，为彼士俗而
行开化，故其撰集，名为《金藏论》也。一帙七卷，
以类相从。寺塔幡灯之由，经像归戒之本，具罗一
化，大启福门。论成之后，与同行七人出邺郊东七
里而顿。周匝七里，士女通集，为讲斯论，七日一
遍。……因斯以励道俗，从者众矣……所以世传，
何隐论师造《金藏论》，终惟纪也，故改名云。然其
所出，抄略正文，深可依准。
《续高僧传》所说的释道纪，其事迹又见于日

本大谷大学博物馆收藏的《众经要集金藏论序》
( 以下作《序》) ②。该序补充述及释道纪遭遇周武

帝废佛道二教之灾厄，“见世非常，易名河隐论师”

之事。由此可知，释道纪所撰《金藏论》，是在其

“广读经论”之基础上编纂而成的。其编撰目的是

“为彼士俗而行开化”( 《序》作“流照有缘之徒众，

拔贫穷之根际”) 。其编纂方法乃是“抄略正文”
( 《序》作“简摘要言”) ，即抄略佛教经论正文，然

后以“以类相从”的方式编纂而成，颇类于当时的

佛教类书。其编纂之内容多为“寺塔幡灯之由，经

像归戒之本，具罗一化，大启福门”( 《序》作“谈因

语行”、“说果从因”、“曲陈善恶之报”) 。据《序》
言释道纪“善模音轨”、“巧布篇章”可知，其所撰

《金藏论》无疑是用于唱导的。荒见泰史提出所谓

“故事略要本”［2］( P． 63) ，实为确论。
还有一类唱导师在唱导时因自身能力所限不

得不沿用底本。因为唱导所崇尚的是声、辩、才、
博四者的完美结合，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并非所有

唱导者皆能达致此一标准，所谓各有所偏，尠能兼

备。或由于不闲于口辩，或出于“义学功浅”③，这

就要求唱导师在唱导前须备有底本。释慧皎《高

僧传》卷十三《唱导论》有以下一段话专论此类唱

导师:

若夫综习未广，谙究不长。既无临时捷辩，必
应遵用旧本。然才非己出，制自他成。吐纳宫商，
动见纰谬。其中传写讹误，亦皆依而唱习。致使
鱼鲁淆乱，鼠璞相疑。或时礼拜中间，忏疏忽至。
既无宿蓄，耻欲屈头，临时抽造，謇棘难辩。意虑
荒忙，心口乖越，前言既久，后语未就。抽衣謦咳，
示延时节，列席寒心，观途启齿。施主失应时之
福，众僧乖古佛之教。既绝生善之萌，只增戏论之
惑。始获滥吹之讥，终致代匠之咎。若然，岂高僧
之谓耶?

此处谈到有些唱导者对于经论、书史所知不

广，也不熟悉，且无临时应辩之才，故唱导时常使

用他人写就之底本( 旧本) 。设若原底本中有谬

误，是则此唱导者即延续了这些底本中出现的诸

种错讹而不自知，最终导致诸种过患。这段话主

要针对当时一些辩博阙失、滥竽充数的唱导者而

发，但仍然展现了当时唱导师中有使用底本这一

事实。
综上可知，南北朝时代的唱导师可分为两类:

一类是唱导前言无预撰，即无所谓唱导底本，属临

场发挥者。一类是唱导前有所准备，“言有预撰”，

即有所谓唱导所用底本者。前一类属于声辩才博

四者结合较完美者，他们基本都来自文化中心区，

他们知识广博、音声动人，且有令人惊奇的谈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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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他们事先不备底本，但是他们唱导时即兴发

挥的极富文学性的生动语言却被当时的听讲者执

纸抄录下来，有些流世于后，如此便形成了另一所

谓底本，即纪录本。
( 三) 有关唱导师唱导时的记录本
听讲记录之习始自东晋鸠摩罗什讲《维摩诘

经》④或河西沙门释昙学、威德等八僧去于阗听讲

《贤愚经》的时代⑤。而史料所载有关唱导记录

本，典型者如《续高僧传》卷三十《杂科声德篇·隋

西京日严道场释善权传》:

( 立) 身则声调陵人，( 善) 权则机神骇众。或
三言为句，便尽一时。七五为章，其例亦尔。炀帝
与学士柳顾言、诸葛颕等语曰:“法师谈写，乍可相
从。导达鼓言，奇能切对，甚可讶也。”颕曰:“天授
英辩，世罕高者。”时有窃诵其言，写为卷轴，以问
于权。权曰:“唱导之设，务在知机。诵言行事，自
贻打棒。杂藏明诫，何能辄传? 宜速焚之，勿漏人
口。”故权之导文，不存纸墨。

此则资料所提及的善权和立身皆隋时著名唱

导师。《善权传》是我们认识唱导形制的重要线

索: 由“权之导文，不存纸墨”可知，善权唱导无用

底本; 由“时有窃诵其言，写为卷轴”者可推知当时

善权唱导时场下有私自记录其言并写为卷轴者，

颇类今之听课笔记。若流传于今，则极易被判定

为所谓唱导或俗讲底本。
据文献记载，听讲者的记录本不仅记录唱导

师的妙言绝句，而且记录整个的讲经过程。《续高

僧传》卷九《义解篇五·隋益州龙渊寺释智方传》
写道:

释智方，蜀川资中人。……早与宝海周旋，同
往杨都云法师讲下，而机辩爽利，播名杨越。每
讲，商略词义，清雅泉飞。故使士俗执纸抄撮者，
常数百人。初讲《法华》，至《宝塔品》高妙，遂序
王释义了，乃曰:“何必昔佛国土有此高妙，即杨都
福地，亦甚庄严。至如弥天七级，共日月争光; 同
泰九层，与烟霞竞色。方井则倒垂荷叶，圆桶则侧
布莲华。似安住之居南，类尼佉之镇北。耳闻目
见，庶可联衡。”录得者，秘以赍归益部，吁嗟叹为
惊绝。故其语出成章，状如宿构。

由此可见，当时南北朝的唱导及讲经场所，在

下听讲者都有执纸抄录主讲者内容的习惯。由此

形成了另一文本，即与唱导密切相关的记录本。
这种当下记录唱导师唱导内容的传统⑥，一直持续

至唐代。可以说，南北朝唱导是唐代讲唱伎艺的

重要渊源。
此外还有三条资料，对我们了解唱导师底本

的形成提供了重要依据:

《续高僧传》卷八《义解篇四·周潼州光兴寺

释宝彖传》:“( 释宝彖) 先听律典，首尾数年，略通

持犯。回听《成实》，传授忘倦。不悋私记，须便辄

给。……武 陵 王 问 师，大 集 摩 诃 堂，令 讲《请 观

音》。初未缀心，本无文疏。……听者盈席。私记

其言，因成疏本，广行于世。”
《续高僧传》卷一《陈扬都金陵沙门释法泰

传》:“及( 智) 恺讲此论( 《俱舍》) ，( 智) 敫与道尼

等二十人，并掇拾文疏，于堂听受。”
《续高僧传》卷二十一《明律上·齐邺下大觉

寺释慧光传》记载释慧光弟子中有儒生凭衮者，

“每有名胜道俗，来资法药。衮随病立治，信者衔

泣。故其言曰: ……时有私写其言者，世号《捧心

论》焉”。
释宝彖听讲佛经有私下作笔录之习惯，文中

所谓“私记其言，因成疏本”者，表明当时有些佛经

注疏本，事实上是当时听讲者的听讲笔记而成疏

本并流传于世的，有些在讲前本无注疏底本的; 至

于智恺的那条材料，则表明有些佛经文疏也来自

当时佛经听受者的笔记。
综上可知，在唱导师说法及法师讲经过程中

都存在着一种听讲的记录本，它是对唱导活动内

容的真实记录。由此也促使我们重新审视某些敦

煌文献的性质: 有些留传下来的敦煌写本，并不是

俗讲法师之底本，而只是信众听经时即时的抄录

本而已，故常有不连贯性、语言脱落及错讹等问

题。

二、唱导底本的资料来源

由于唱导中对“博”的要求，南北朝的唱导师

除了群览佛教经论外，大多都博通中土经史书籍，

内典与外书的兼备构成了唱导师的知识系统，而

以“外典、佛经相续训导”也成为一种普遍采用的

教化方式⑦。那么，唱导师的“博”从何而来呢?

或者说，唱导底本中究竟采用了哪些参考资料呢?

概括而言，底本的资料来源大致有以下数种:

其一是子史之书及今古集传。刘宋以来，唱

导师除了佛教经论，亦颇留意世俗之书，在其早年

大多有经史方面的修养，采撮书史因此成为唱导

师底本的第一个来源。如《续高僧传》卷三十《杂

科声德篇·陈杨都光宅寺释慧明传》载: 释慧明为

唱导师，“听采经论，傍寻书史”，“随闻即举，牵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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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包括大致”，可见其唱导内容是经论、书史兼

备; 又如《续高僧传》卷三十《杂科声德篇·唐京师

定水寺释智凯传》记录了释智凯的一段学习经历:

(释智凯) 及至学年，总掷前绪，承沙门吉藏振
宗禹穴，往者谈之，光闻远迩，便辞亲诣焉。从受
三论，偏工领迭。……及( 吉) 藏入京，因倍同住。
义业通废，专习子史。今古集传，有关意抱，辄条
疏之。随有福会，因而标拟。至于唱导将半，更有
缘来，即为叙引，冥符众望。

则说明释智凯随吉藏师入京后曾一度中断佛

教义学，专习文史及今古集传，并从中分条记录“有

关意抱”者。每当有佛教斋会或唱导之场合便标拟

叙引，以满足会众愿望。可见唱导所使用的材料内

容连类及于“今古集传”、“子史”等中土典籍。
其二是抄略佛教经论而自制讲本。如前文所

论《续高僧传》卷三十《杂科声德篇·高齐邺下沙

门释道纪传》记道纪所撰《金藏论》。而有资料记

载表明，这种抄略正文用于讲唱的方法在唐代仍

有传承，如《续高僧传》卷二十八《读诵篇第八·唐

京师会昌寺释空藏传》记释空藏由隋入唐，为济度

群生，“乃钞摘众经大乘要句，以为卷轴。纸别五

经三经，卷部二十五十，总有十卷。每讲开务，极

增成学”。由此可见，在讲经僧心目中，摘抄佛经

要言，利于把握重点，增强教学效果。
值得注意的是: 此一类抄略本来源于佛教经

论，与齐梁之世抄略佛经之风气盛行极有关系。
所谓“抄经”，并非是“一字不漏”地抄录一章、一

节以成一部经典，按僧祐的说法，“抄经”即“撮举

义要”，抄录成一部经典，或将很多部经典择要分

类，抄经成书。
这种风气可上溯到汉末。昔安世高抄出《修

行》为《大道地经》，是因为该经部头大，“广译为

难”，故“省文略说”。及三国支谦，亦有《孛抄》。
东晋庐山慧远因《大智度论》“论文繁积，学者难

究，故略要抄出”，名《般若经问论集》30 卷。他们

都简略抄写原经，并未割断和违背原意。逮至齐

梁之世，为了精读佛经和传教便利，人们开始“肆

意抄撮”佛经，“或棋散众品，或爪剖正文”，出现

“既使圣言离本，复令学者逐末”的现象。竟陵文

宣王尽管“慧见明深”，亦未能免于这种风气。他

是当时南齐抄经最著名的人物，僧祐《出三藏记

集》卷五《新集抄经录第一》载齐竟陵文宣王所抄

经凡三十六部。对于文宣王的抄经行为，僧祐不

仅不提倡，也不主张效尤，认为“若相竞不已，则岁

代弥繁，芜黩法宝”。［3］( P． 37c) 隋沙门法经更是直接

批评他的这种抄经行为是“轻悉自心，于大本内，

或增或损，斟酌成经，违反圣教，芜乱真典”，并将

其附伪末，“用诫后人”云云［4］( P． 127b)。等而下之

者，一些沙门开始竞相抄造经典，“或凭真以构伪，

或饰虚以乱实”，出现“近世妄撰”之作⑧。
与唱导关系密切的《譬喻经》在南北朝时期也

出现了一卷本的抄本。如《出三藏记集》卷四《新

集续撰失译杂经录第一》所载:

其一卷以还，五百余部，率抄众经，全典盖寡。
观其所抄，多出《四含》、《六度》、《道地》、《大集》、
《出曜》、《贤愚》及《譬喻》、《生经》，并割品截揭，
撮略取义，强制名号，仍成卷轴。至有题目浅拙，
名与实乖，虽欲启学，实芜正典，其为愆谬，良足深
诫。

据此可知，《譬喻经》的抄写极为随意，对保存

正典之原貌产生了负面影响，引起佛教人士的不

满和批评。这些一卷本的譬喻抄经据《出三藏记

集》卷四《新集续撰失译杂经录第一》的统计，至少

有以下 28 种: ( 1) 《恒河譬经》一卷( 抄) ，( 2) 《须

河譬喻经》一卷，( 3) 《须河譬经》一卷( 与前《须河

譬》大同小异) ，( 4) 《灰河经》一卷，( 5) 《尘土灰河

譬喻经》一卷( 与前《灰河》小异) ，( 6) 《水喻经》一

卷( 抄《阿含》) ，( 7) 《铸金喻经》一卷( 抄) ，( 8 )

《浮木譬喻经》一卷，( 9) 《田夫喻经》一卷( 抄《阿

含》) ，( 10) 《婴儿譬喻经》一卷( 抄《阿含》) ，( 11)

《群牛譬经》一卷( 抄《阿含》) ，( 12) 《羊群喻经》
一卷( 抄) ，( 13) 《大蛇譬喻经》一卷( 《旧录》云

《大蛇经》) ，( 14) 《飞鸟喻经》一卷( 抄《阿含》) ，

( 15) 《鳖喻经》一卷( 抄《六度集》) ，( 16) 《马喻

经》一卷( 抄) ，( 17) 《箭喻经》一卷( 抄《阿含》) ，

( 18) 《木杵喻经》一卷( 抄《阿含》) ，( 19) 《毒喻

经》一卷( 出《生经》) ，( 20) 《毒草喻经》一卷( 出

《生经》。或云《毒草经》) ，( 21) 《毒悔喻经》一卷

( 出《生经》) ，( 22) 《调达喻经》一卷( 抄) ，( 23 )

《爪甲擎土譬经》一卷( 《旧录》云《爪甲取土经》) ，

( 24) 《譬喻六人经》一卷( 抄《骂意经》) ，( 25) 《譬

喻经》一卷，( 26) 《譬喻经》一卷( 异出) ，( 27) 《法

句譬喻经》一卷( 凡十七事。或云《法句譬经》) ，

( 28) 《杂譬喻经》一卷( 凡十一事。安法师载《竺

法护经目》有《譬喻经》三百首二十五卷，混无名

目，难可分别。今新撰所得，并列定卷，以晓览者。
寻此众本，多出大经，虽时失译名，然护公所出，或

在其中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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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杂譬喻经》一卷题下的僧祐小注可知: 一、
释道安的目录中提到《竺法护经目》记录有《譬喻

经》三百首二十五卷，这表明，西晋之初，中土譬喻

文学已颇受欢迎; 二、上述一卷本的《譬喻经》大多

抄自《阿含经》、《六度集经》、《生经》等全典，其题

目属“强制名号”者。而道纪所撰《金藏论》“抄略

正文”之方法即源于这种抄经之习。《高僧传唱导

论》提及唱导过程中有“或杂序因缘，或傍引譬喻”
的说法，是说唱导师在唱导、讲经过程中，有时会

配合说法内容而征引佛教因缘故事，或者有时会

采摭相关譬喻故事以疏解经文。而据上不难推

知，这些因缘、譬喻的内容，大多是唱导师说法前

经过事先准备和策划的———抄录各种佛教经论中

因缘、譬喻经乃至中土传说故事用作唱导说法的

准备材料。
其三是佛教类书。与抄经之风相伴的现象则

是在编纂类书风气影响下而出现的大量佛教类

书⑨。如梁天监七年，庄严寺僧旻奉勅纂《众经要

抄》80 卷，萧纲撰《法宝联璧》三百余卷，宝唱等奉

敕撰《经律异相》50 卷; 天监末年，梁武帝“以律明

万行( 绪) ，条章富博。愿( 欲) 撮取简要，以类相

从”，勅释明彻入华林园，“于宝云僧省，专功抄

撰”⑩ ; 梁太清年间，湘东王记室虞孝敬撰《内典传

( 博) 要》30 卷等等瑏瑡。此类撰述，皆摘抄经律故

实，以类相从，不仅颇便于浅识者了解佛教，也便

于当时唱导师检索，成为其写作唱导文的资粮。
于是逮至齐梁时代，抄略对象从原来的各种因缘、
譬喻文学作品进一步扩大至当时编撰的极易查找

的各种佛教类书。如《续高僧传》卷三十《杂科声

德篇·唐京师法海寺释宝岩传》载: 释宝岩唱导

“随状立仪，所有控引，多取《杂藏》、《百譬》、《异

相》、《联璧》、观公导文、王孺忏法、梁高、沈约、徐

庾、晋宋等数十家。包纳喉衿，触兴抽拔”，则表明

除了因缘、譬喻经外，《经律异相》、《法宝联璧》等

佛教类书亦成了唱导师属文时取材的宝库。
其四是各种碑志。众所周知，自东汉以来，碑

碣之作渐多，蔡邕即以善作碑铭闻名。及至东晋，

孙绰为当时文士中善为碑文之冠。“温、王、郗、庾
诸公之薨，必须绰为碑文，然后刊石焉”瑏瑢。当时荟

萃各体文章并加以评论的文学批评论著中都提及

碑文一体。如西晋挚虞《文章流别论》在讨论文体

“铭”时提到与之相关的“宗庙之碑”瑏瑣，陆机《文

赋》于十种文体分类中最早对作为文体的“碑”作

了阐述，云“碑披文以相质”。至梁代刘勰《文心雕

龙》始立《诔碑》专篇讲述了碑的意义、历史发展及

碑文的代表作者，以及碑文创作的基本要求及其

与铭、诔两种文体的关系。与刘勰同时的萧统所

编集的《文选》，其《文选序》论述诸种文体，亦言

及“碑碣志状，众制锋起，源流间出”之发展状况，

其作品的 38 种分类中也有“碑文”专类。萧子显

《南齐书》卷五十二《文学传论》叙述古今文章及

“属文之道”，列举诸种文体之名家名篇，其中碑类

举东晋作者孙绰，谓“孙绰之碑，嗣伯喈之后”。可

见碑铭这种文体在西晋以来即被人们当作文学作

品来看待的。它吸取了骈赋创作的诸种特色，如

富有辞藻、善于用典、讲求对仗之工整与声律之调

和等，从而具有了文学特质瑏瑤。
自东汉以后，受辞赋创作的影响，碑文写作的

文风也由质趋华，至南北朝尤盛。《文选》中所载

齐王俭《禇渊碑文》、王简栖《头陁寺碑文》和梁沈

约《齐故安陆昭王碑文》三篇南北朝碑文足可为

证。正如曹道衡所言: “齐梁人作碑文，则多用骈

体，颇重辞藻，而且常有文学意味。”瑏瑥南朝齐梁以

来，许多文人皆是制碑文的高手瑏瑦，如《姓氏英贤

录》( 《文选》卷五十九《碑文下·头陁寺碑文》李

善注引) 谓王简栖“为《头陁寺碑》，文词巧丽，为

世所重”;《梁书》卷三十三《王筠传》载王筠“奉敕

制《开善寺宝志大师碑文》，词甚丽逸”; 《南史》卷

三十九《刘勔传》，中云: “孝绰弟潜字孝仪，幼孤，

与诸兄弟相勖以学，并工属文。……举秀才，累迁

尚书殿中郎。敕令制雍州《平等寺金像碑》，文甚

宏丽。”可见，齐梁之时，碑文写作的辞藻之美颇受

世人青睐。因此之故，世人也很重视搜聚汇集碑

文作品，《隋书》卷三十五《经籍志四》“总集类”著

录诸种碑文之作:

《碑集》二十九卷、《杂碑集》二十九卷、《杂碑
集》二十二卷( 梁有《碑集》十卷，谢庄撰;《释氏碑
文》三十卷，梁元帝撰; 《杂碑》二十二卷，《碑文》
十五卷，晋将作大匠陈勰撰;《碑文》十卷，车灌撰;
又有《羊祜堕泪碑》一卷，《桓宣武碑》十卷，《长沙
景王碑文》三卷，《荆州杂碑》三卷，《雍州杂碑》四
卷，《广州刺史碑》十二卷，《义兴周处碑》一卷，
《太原王氏家碑诔颂赞铭集》二十六卷; 《诸寺碑
文》四十六卷，释僧祐撰;《杂祭文》六卷;《众僧行
状》四十卷，释僧祐撰。亡。)

又《出三藏记集》卷十二《法集杂记铭目录序

第十》亦著录:

《钟山定林上寺碑铭》一卷 刘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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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初寺初创碑铭》一卷 刘勰

《献统上碑铭》一卷 沈约

《僧柔法师碑铭》一卷 刘勰

可见，西晋时专门汇集碑文的总集业已出现，

如陈勰《杂碑》、《碑文》等。这些碑文中，包括有

关佛教山寺碑铭，僧众行记的文制。南北朝时碑

文的创制者既有文人亦有僧人。如著名的僧人刘

勰也有多篇碑文创作。梁元帝( 萧绎) 所撰《释氏

碑文》30 卷，当即其搜聚并著述的《内典碑铭集

林》30 卷，也系汇集佛教塔寺僧人碑铭之作。其所

撰《内典碑铭集序》( 《广弘明集》卷二十) 中涉及

到碑文这种文体的创作:

夫世代亟改，论文之理非一。时事推移，属词
之体或异。但繁则伤弱，率则恨省。存华则失体，
从实则无味。或引事虽博，其意犹同。或新意虽
奇，无所倚约。或首尾伦帖，事似牵课。或前后博
涉，体制不工。能使艳而不华，质而不野，博而不
繁，省而不率，文而有质，约而能润。事随意转，理
逐言深，所谓菁华无以间也。

文中论及“属词之体”及“论文之理”( 碑铭之

作法) 和文质的关系问题，其中“或引事虽博”四句

说明当时碑铭创作和文学写作一样均重视用事这

种写作手段。这种以富博为长、以数典用事为工

的碑文创作特点在陈隋之际引起唱导师的广泛关

注，成为他们唱导写作中取资借鉴的资粮。以下

三条相关唱导师的资料可以说明这一问题:

《续高僧传》卷三十《杂科声德篇·隋西京日

严道场释善权传》记释善权“每读碑志，多疏丽词。
傍有观者，若梦游海。及登席列用，牵引啭之。人

谓拔情，实惟巧附也”。
《续高僧传》卷三十《杂科声德篇·隋苏州栖霞

寺释法韵传》记释法韵“诵诸碑志及古导文百有余

卷，并王僧孺等诸贤所撰。至于导达，善能引用”。
《续高僧传》卷三十《杂科声德篇·隋西京日

严道场释真观传》记释真观“著诸导文二十余卷，

《诗赋》、《碑集》三十余卷，近世窃用其言众矣”。
释善权、释法韵、释真观皆为陈隋之际的著名

唱导师，其中释法韵以通经声而名世。他们都注

意到碑文与唱导文本之间的互通性，故而都熟读

碑文，并用于唱导中。善权和释法韵唱导时皆引

用碑志之词，盖是因为碑文中的“丽词”不仅能令

唱导时的语调抑仰顿挫，且有助于“善说”，从而达

到“恳切感人，倾诚动物”的效果瑏瑧。值得注意的

是上文中提及的释真观的资料: 作为当时“具八

能”瑏瑨的唱导师，释真观本身即以赋、碑两种文体的

写作而著称瑏瑩，这两种文体的创作具有对偶精工、
炼字清隽、音韵调谐的特征。因此，释真观之重视

碑集的搜集，也同样说明当时的唱导师认识到诗

赋与唱导文两种文体的写作有互为助益的功用。
而对这种写作特征的追求自然符合唱导师对“博”
的技能需求。从而使碑文成为唱导文学创作的重

要资料来源。
值得一提的是，释法韵在唱导中“善能引用”

王僧孺等诸贤所撰“诸碑志及古导文百有余卷”云

云，则说明: 一、唱导师唱导文本资料的来源多途，

其中当时文人的创作也成为唱导师唱导文创作的

源泉所在。二、除了僧人，当时还有文人从事导文

之创造，唱导师的创作与文人创作有着潜相影响

之关系。王僧孺乃写作唱导文之大家，对用于佛

教仪式的文体如唱导文、忏悔文等贡献卓著，《广

弘明集》卷十五载其《忏悔礼佛文》即是一篇用于

唱导仪式的文章。
正是以上多种资料的大量使用，使唱导最终

成为中土民众喜爱的活动。

注释:
①近五年来专著主要有: 富世平《敦煌变文的口头传统研

究》，中华书局 2009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日］荒见泰史《敦煌变

文写本的研究》中华书局 2010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以及《敦煌讲唱

文学写本研究》，中华书局 2010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日］宫井里

佳、本井牧子编著《 ＜ 金藏论 ＞ と本文研究》，临川书店平成二十

三年二月( 2011 年) 版。论文则有: 王志远《对转读与唱导的再认

识》，《世界宗教研究》2006 年第 4 期，40 － 49 页。吴福秀《论唱导

文的发展演变———兼论六朝唱导文是话本产生的来源之一》，《华

中师范大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9 年第 2 期，92 － 98 页。刘

惠卿《佛教唱导与六朝宣佛小说的产生》，《浙江社会科学》2009 年

第 1 期，116 － 119 页。

②《序》中引文依据日本学者宫井里佳、本井牧子编著的《 ＜

金藏论 ＞ と本文研究》中所提供的日本大谷大学博物馆收藏的

《众经要集金藏论序》的文本影印件，临川书店平成二十三年二月

( 2011 年) 版，11 － 15 页。

③当时唱导师并非皆善此四能，如《高僧传》卷十三《齐齐隆

寺释法镜传》: “释法镜，……虽义学功浅，而领悟自然。造次嘲

难，必有酬酢。”《续高僧传》卷三十《杂科声德篇·隋东都慧日道

场释立身传》:“时西京兴善官供寻常唱导之士，人分羽翼。其中

高者，则慧宁、旷寿、法达、宝岩，哮吼之势有余，机变之能未显，人

世可觌，故不广也。”何案: 所谓“哮吼之势有余，机变之能未显”

者，盖有声才而无辩才者也。

④僧肇《维摩诘经序》( 《出三藏记集》卷八) 说: “余以闇短，

时豫听次，虽思乏参玄，然粗得文意。辄顺所闻，而为注解，略记成

言，述而不作。庶将来君子，异世同闻焉。”相同的论述又见于僧肇

《答刘遗民书》:“什法师以午年出《维摩经》，贫道时预听次，参承

之暇，辄复条记成言，以为注解。辞虽不文，然义承有本。今因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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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一本往南，君闲详试可取看”。《肇论》，《大正藏》45: 155 － 156。

可见《维摩诘经》注解产生于听罗什讲法时的记录。僧叡《毗摩罗

诘提经义疏序》( 《出三藏记集》卷八) 言及自己注《维摩诘经》的

形成过程:“故因纸墨以记其文外之言，借众听以集其成事之说。

烦而不简者，贵其事也。质而不丽者，重其意也。其指微而婉，其

辞博而晦，自非笔受，胡可胜哉。是以即于讲次，疏以为记”云云，

这表明僧叡于讲次为《维摩诘经》注疏，其中记录了自己听罗什讲

说的内容，也汇集了众人的听讲记录。

⑤僧祐《贤愚经记》，《出三藏记集》卷九。

⑥《宋高僧传》卷五《唐长安青龙寺道氤传》: “仍属此际一行

迁神，勅令东宫已下京官九品已上并送至铜人原蓝田设斋，推氤表

白，法事方毕。宰相张燕公说执氤手曰:‘释门俊彦，宇内罕匹。幸

附口录向所导文一本，置于箧笥。’由是其文流行天下也。”《续高

僧传》卷十五《义解篇·唐京师慈恩寺释义褒传》记释义褒时在慈

恩寺讲经，“于时英彦皆预席端，叹其竦拔之神奇，伏其辩给之铦

利。宰辅冠盖，倾仰德音。留连言晤，写送无绝”。盖释义褒善讲

经有才辩，当时听讲中有记录其言者。

⑦《续高僧传》卷八《义解篇四·周潼州光兴寺释宝彖传》。

⑧这些著作，不见其圣典依据，据僧祐言，“并依倚杂经而自制

名题，进不闻远适外域，退不见承译西宾，我闻兴于户牖，印可出于

胸怀”。见《出三藏记集》卷五《新集疑经伪撰杂录第三》﹐《大正

藏》55 ﹕ 39a。又如《续高僧传》卷一《僧伽婆罗传》载: “时有居士

木道贤，以天监十五年献《优娄频经》一卷，文既尠具，不辩来由。”同

书《宝唱传》: 时有沙门昙靖者，出《提谓波利经》二卷，“意在通悟，

而言多妄习”，加中土五行之说，“用石糅金”云云，据《出三藏记集》

卷五，齐武帝时比丘释法愿抄《六通无碍六根净业义门》一卷，齐武

帝时比丘释王宗抄集众经撰《佛所制名数经》五卷，梁天监九年郢州

头陀道人妙光于普弘寺造作《萨婆若陀眷属庄严经》一卷，事发后，

敕付建康辩核疑状，云“抄略诸经，多有私意妄造，借书人路琰属辞

润色”: 这表明在抄经过程中已存在私意妄撰的成分。

⑨《隋书经籍志三》“杂家”类著有《皇览》一百二十卷，缪袭等

撰，梁六百八十卷。梁又有《皇览》一百二十三卷，何承天合; 《皇

览》五十卷，徐爰合，《皇览目》四卷; 又有《皇览抄》二十卷，梁特进

萧琛抄，亡。《类苑》一百二十卷，梁刘孝标撰，梁《七录》八十二

卷。《华林遍略》六百二十卷，梁绥安令徐僧权撰。北齐《圣寿堂

御览》三百六十卷。

⑩《续高僧传》卷六《义解篇二·梁杨都建初寺释明彻传》，

《大正藏》50: 473b。又《续高僧传》卷二十一《明律上·梁杨都天

竺寺释法超传》亦记梁武时代编辑《出要律仪》之事:“帝谓律教乃

是象运攸凭，觉慧阶渐，治身灭罪之要，三圣由之而归。必不得门，

如闭目夜行。常惧蹈诸坑堑。欲使僧尼于五篇七聚导意奖心，以

超律学之秀，勅为都邑僧正。庶其弘扇有徒，仪表斯立。武帝又以

律部繁广，临事难究。听览余隙，遍寻戒检。附世结文，撰为一十

四卷，号曰《出要律仪》。以少许之词，网罗众部。通下梁境，并依

详用。”可见当时编辑各种佛教类书成为一时风气。

瑏瑡《续高僧传》卷一《梁扬都正观寺扶南沙门僧伽婆罗传》:

“逮太清中，湘东王记室虞孝敬，学周内外，撰《内典传要》三十卷，

该罗经论，条贯释门，诸有要事，备皆收录。颇同《皇览》、《类苑》

之流。”《历代三宝纪》卷十一“译经齐梁周”条记《经律异相》等佛

教类书产生的文化背景:“至天监七年，以为正像渐末，信乐弥衰。

三藏浩漫、鲜能该洽，勅沙门僧旻、宝唱等，录经律要事，以类相从，

名《经律异相》，凡五十卷。”《续高僧传》卷一《梁扬都庄严寺金陵

沙门释宝唱传》载:“天监七年，帝以法海浩汗，浅识难寻。勅庄严

僧旻，于定林上寺，缵《众经要抄》八十八卷，又勅开善智藏缵众经

理义，号曰《义林》，八十卷。……及简文之在春坊，尤耽内教，撰

《法宝联璧》二百余卷，别令宝唱缀纰区别，其类《遍 略》之 流。

……遂勅掌华林园宝云经藏。搜求遗逸，皆令具足。备造三本，以

用供上。缘是又勅撰《经律异相》五十五卷。”《续高僧传》卷五《梁

杨都庄严寺沙门释僧旻传》记梁武帝“仍选才学道俗释僧智、僧

晃、临川王记室东莞刘勰等三十人，同集上定林寺，抄一切经论，以

类相从，凡八十卷，皆令取衷于旻”。

瑏瑢《晋书》卷五十六《孙楚传》。

瑏瑣《太平御览》卷五百九十《文部六》“铭”条引《文章流别传》

曰:“且上古之铭铭于宗庙之碑。”《太平御览》第三册，中华书局

1960 年 2 月第 1 版，用上海涵芬楼影印宋本复制重印，2657 页。

瑏瑤按梁元帝《内典碑铭集序》( 《广弘明集》卷二十) : “班固硕

学，尚云赞颂相似。陆机钩深，犹闻碑赋如一。”《金楼子》卷四《立

言篇第九下》:“班固硕学，尚云赞颂相似。陆机钩深，犹闻碑赋如

一。”《金楼子校笺》下册，［梁］萧绎撰、许逸民校笺，中 华 书 局

2011 年 1 月第 1 版，第 991 页。梁刘孝绰《昭明太子集序》( 《全梁

文》卷六十) :“孟坚之颂，尚有似赞之讥。士衡之碑，犹闻类赋之

贬。”可见，陆机持有碑赋一如或者说碑赋两种文体有相通性的文

学观念。

瑏瑥《从文学角度看 ＜ 文选 ＞ 所收齐梁应用文》，载曹道衡《中

古文学史论文集续编》，中华书局 2011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161 页。

瑏瑦《比丘尼传》卷三《崇圣寺僧敬尼传》记文惠太子与僧敬尼

之交往:“齐文惠帝、竟陵文宣王并钦风德，嚫施无阙。年八十四，

永明四年二月三日卒，葬于钟山之阳。弟子造碑，中书侍郎吴兴沈

约制其文焉。”《高僧传》卷八《齐蜀齐后山释玄畅传》记齐永明二

年( 484) 十一月，释玄畅卒于灵根寺，临川献王为之立碑。《高僧

传》卷八《齐蜀齐后山释玄畅传》记齐永明二年十一月，汝南周颙

为释玄畅制碑文。

瑏瑧《高僧传》卷十三《唱导论》。

瑏瑨《续高僧传》卷三十《杂科声德篇·隋杭州灵隐山天竺寺释

真观传》记沙门洪偃面相( 释真观) 谓曰: “权高多智，耳目有名。

我有四绝，尔具八能，谓义、导、书、诗、辩、貌、声、棊是也”。

瑏瑩《续高僧传》卷三十《杂科声德篇·隋杭州灵隐山天竺寺释

真观传》记隋代杨素尝令真观作《愁赋》，《广弘明集》卷二十九收

录释真观《梦赋》一篇。至于释真观善于碑文，《续高僧传》卷九

《隋常州安国寺释慧弼传》记载释慧弼于陈亡之际旋归故里，修理

安国寺( 原陈武帝所经营) ，使之“寺宇光华，门房俨丽”，“故真观

法师制寺碑曰:‘花砖锦石，更累平阶; 夏藻秋莲，还庄竦塔。月临

月殿，粉壁照于金波; 云映云台，画梁承于玉叶’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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